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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厦门大学 中文系，福建 厦门 361005)
［摘 要］ 以语言为中心的索绪尔符号理论并未关注语言系统中的指示符号，因而在处理指示符号问
题时困难重重。叶姆斯列夫对索氏之思想大胆改创，建立起一个更为精密、可操作性更强的语符模型。基
于此模型，指示符号问题亦可在语言学本体视角下得以解释。概念化 ( 指称) 和功能化 ( 指示) 是符号内
容形式将所指对象纳入其实质的两种基本途径。与指称符号不同，指示符号对混沌体进行划分及形式化的
同时，构建起一个相对区别的功能 ( 关系) 网络，并以此区分所指对象，故而并不亦无需反映对象的本质
特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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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指示符号 ( Index) ”概念及其相关问题最






其继承者莫里斯 ( C． W． Morris) 对皮氏符号学
思想及分类体系有所改造，莫氏在其符号体系中
将与“Index”相 对 应 的 范 畴 称 为: 指 别 符 号
( Identifior) ，且范围严格限定 为 空 间—时 间 指













的继承和发展者叶姆斯列夫 ( L． Hjelmslev) 对
索氏符号思想进行大胆改创，建立起一个更为精
密更具解释力的语符模型，并将之应用至整个符












gy) ，并将其视为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［2］( p． 38)。在
索氏看来，语言的问题主要是符号学的问题，基
于此语言观，将语言符号定义为 “一种由概念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符号内 部: 概 念 与 听 觉 形 象 的 对 立，如 图 1;






条件在于: ( 1) 一种能与价值有待确定的物交




的交换价值 ( 即具有某种意义) 及其类比价值
( 即同类似价值或其他可能与之相对立的词比
较) ，只有借助于词语之外的东西才能真正确定
其内 容，以 法 语 mouton ( 羊，羊 肉) 和 英 语
sheep ( 羊) 为例，二者有相同意义 ( 羊) ，但
二者在 各 自 系 统 的 值 截 然 不 同，因 为 英 语 中




为系 统 的 一 部 分，不 仅 具 有 一 个 意 义 ( 交 换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“概 念”这 一 术 语 对 于 符 号 学 研 究 毫 无 帮
助［1］( p． 128)。“概念”本身属于心理学范畴，在心
理学界正如 Smith［4］、Margolis［5］、Oakes ＆ Raki-
son［6］等心理学家之见，主流观点是: 概念是对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兹 之 符 号 理 论 等 ) 的 符 号 理 论， 并 不 兼




索氏认为，能 指 和 所 指 的 联 系 是 任 意 的，
如: 所 指 “牛” 的 能 指 在 国 界 的 一 边 是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从能指 ( 语音学、音位学) 研究应用至整个符
号系统 ( 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) 研究，
以期从哲学逻辑学角度构建基于语言符号的一般
符号学，即语符学 ( Glossematics) ①。
( 一) 叶姆斯列夫的语符结构思想
叶氏并未照搬索氏符号学术语，而是基于二
分法提出: 过程 /系统 ( 相当于言语 /语言及组
合 /聚合) ，表达 /内容 ( 相当于能指 /所指) ，形
式 /实质，语言结构 /语言使用等一系列对立观
念，打破索氏能指与所指关系对应论，同时将符






其自身之外的内容的表达 ( 仅相当于能指) ，这
在语言学中站不住脚［9］( p． 47)。在语言系统中不存





如: 类和其切分成分间、切分成分 ( 局部成分
或成员) 相互间的关系即一个功能［9］( p． 33)。叶氏
将一个功能的终端，称作 ( 该功能的) 功能子
( Funcfive) 。符 号 功 能 由 表 达 平 面 ( expression
plane 即声音) 和内容平面 ( content plane 即思
想) 两个实体 ( 功能子) 之间的关系生成，是






















音，是一 个 形 式 未 定、未 经 分 析 的 声 音 连 续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由表达和内容之间的联系生成的实体。”［9］( p． 47) 而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查兹 ( C． K． Ogden ＆ I． A． Richards ) 之 批
评［12］( p． 6) :
不幸的是，由于完全忽略符号所代表的事







及研究建立在对语篇 ( text) 或过程 ( Process)
的 穷 尽 性 分 析 描 写 的 基 础 之 上， 从 过 程











组织在一起 ( 如电话铃声等) 。由此叶氏对传统
















新从两个维度 ( 即: 表达—内容; 形式—实质
—混沌体) 对符号进行分析，并强调上述二维



















能［13］( p． 177) ，从对应关系看，语义范畴对应于实
质，形态范畴则对应于形式，而功能范畴则对应


















例，丹麦语将之二分，分别用 “tr 树木 / skow
森林”表示，而德语和法语则为三分，但同为
三分，德语 ( baum 树木 /holz 树林 /wald 森林)
和法语 ( arbre 树木 /bois 树林 / forêt 森林) 的认














如英语将之二分为: this 近指 / that 远指，而日
语则将之三分为: “近指 /中指 /远指”，即 “こ /
そ /あ”三系指示词。然而，不论二分，还是三
分，都是通 过 具 体 形 式 构 建 起 一 个 相 对 功 能
( 关系) 网络，在内容形式对内容混沌体之划分
的同时，实现如下两个过程: ( 1 ) 使思维混沌
体与言语交际的话语时位相关联并使之同言语活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由于无需表征仅仅借助指示功能 ( 关系) 网络
便可区分任意对象，指示符号具有超强囊括力，
此亦充分体现了语言经济性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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